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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于神经语言学研究的失语症治疗进展

江钟立1

以失语症为代表的言语-语言障碍是康复医学的重要服务对

象。我国言语-语言治疗（speech-language therapy，SLT）早期主要采

用舒尔刺激疗法。近年来逐渐引入旋律语调疗法、强制-诱导疗法、

模型导向疗法和交流效果促进法等。SLT受到语言文化的影响，难

以直接引进国外成果，需要国内学者在汉语研究基础上兼收并蓄。

近年来以神经语言学为基础的失语症诊疗研究，正积极吸纳理论语

言学成果和新兴科学范式，处于蓬勃发展之中。

1 神经语言学

1.1 从神经语言学理论探讨失语症的治疗模式

神经语言学（neurolinguistic）是以研究语言的内在神经机制为

目的的学科，是跨语言学、神经科学和心理学之间的边缘学科，它的

研究成果对语言的脑机制奥秘的揭示、语言学理论的发展、语言教

学和语言习得的研究、语言障碍的治疗、人工智能等研究领域都有巨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[1]。现代失语症学

（aphasiology）创立于1861年，Broca首次报道失语症的脑区定位[2]。此后的研究者大多关注语言病理的神经

定位证据，语言本体反而未受重视[3]。神经语言学可以上溯到1871年，Steinthal为失语症提出的一般语言理

论[4]。Jakobson在上世纪 40年代首次明确提出可以用语言学理论来考察失语症[2]，并在 1964年首次提出基

于语言学方法的失语症分类[5]。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，理论语言学蓬勃发展，形成了多种失语症治疗模式，

也为神经语言学奠定了语言学基础。Chomsky推动了基于损伤机制的失语症认知神经心理治疗模式[6—7]。

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言学推动了基于损伤后果的失语症语用功能治疗模式[8—9]。Grice的会话理论推动了

失语症的交际治疗模式[10—12]。自1988年，Petersen等[13]首次报道语言的脑功能成像研究开始，神经语言学进

入探索语言功能的神经基础的快速发展阶段。

1.2 国内神经语言学发展与现状

我国神经语言学起步于上世纪90年代初沈家煊对国外发展的译介[14—15]。到1997年，杨亦鸣和曹明率先

报道以Chomsky生成语法为理论背景的神经语言学研究[16]。我国神经语言学发展始终受制于学科划分的矛

盾制约。研究者多缺少医学背景，难于接触患者，从而限于理论探讨或仅研究常人。研究范围多限于语言习

得或外语教学。研究旨趣多集中于理解语言功能，而较少关注诊疗方法。来自医学领域的研究者，又对语言

学理论缺少关注[17]。神经语言学要服务于SLT，就要寻求神经活动的语言学标记（linguistic marker），而语义

特征分析（semantic feature analysis）和论元结构解析（argument structure analysis）可以为寻求这种标记提

供操作框架。随着我国康复医学的发展，SLT的实践需求促使医学研究者更多地参与神经语言学研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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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动词语义特征分析

2.1 国外研究概况

失语症语义特征分析是指综合语义学、语音学和正字法的组合线索协助语义检索的一种治疗技术[26]。

1995年Boyle等[27]采用语义特征分析技术（semantic feature analysis，SFA）应用于1例Broca失语患者，显著

改善了患者的物体命名障碍。Wambaugh等[28]首次将SFA技术应用于动词命名治疗，显著改善了患者的动词

命名能力。关于动词语义特征研究早在 2002年由Vinson和Vigliocco就进行了研究，构建了一个动词的概

念-义征矩阵[29]。Lenci等建立了第一个失明者数据库，其中对动词语义特征也进行了研究[30]。

2.2 国内研究进展

国内向伟华等[31]首先报道了带有语义分类的汉语名词语义特征库，为汉语失语症治疗提供训练素材。

研究动词语义特征可以在患者进行动作观察时，给予动作语义提示，另一方面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由于语义知

识缺失而影响其动词取词，动词语义特征训练可以帮助其改善动作命名[32]。本期收录的《汉语动词语义特征

建模与分析》是汉语名词语义特征库的研究续篇，在物体命名能力改善的基础上，通过提供动词素材和解析

论元结构的训练可以进一步改善句子的产出能力。

3 语言神经网络模型

脑网络（brain network）[18]研究，是网络科学大潮的一个发展分支[19]，已经形成脑高级功能的网络观[20]。

在脑损伤康复领域，功能重组是基础理论之一。从神经科学水平观察、度量和分析脑功能重组，必然需要

掌握分析人脑内部关系结构的手段。复杂网络建模技术可以适应该需求。实施认知任务时，脑内的同步

关系或时序关系，可以用于构建脑网络。目前脑网络研究，已经证实人脑具有小世界、无标度和模块性等

多种网络特征[21]。这些特征可以使整个系统高效传播信息、具有对抗损伤的能力和对不断变化的环境的适

应能力[22—23]。大脑的解剖、功能结构和语言结构也具有这两种特征[24—25]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“语言神经网络”

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中，大部分并不使用脑网络建模，而是把“网络”作为分析的理念框架。采用复杂网络建

模技术，能从整体上实现脑功能重组分析。

4 镜像神经元理论

镜像神经元系统（mirror-neuron system，MNS）是观察者看到别人实施动作并进行模仿时，会激活的一

群神经元[33]。自上世纪90年代初发现MNS以来，受到广泛关注，例如幻肢痛[34]、运动学习[35]、运动功能康复[36—37]

和语义认知[38]。近年来，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把MNS与言语障碍治疗结合[39—40]，从而在行为素材和脑功

能恢复机制之间架起了桥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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